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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为视角，对电影《某种物质》中伊丽莎白和克隆体苏进行心理分析，剖

析其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主人公如何因为某种物质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失去平衡，揭示电影所蕴

含的女性欲望、媒体规训、人格失衡的危害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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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conducts a psychologi-
cal analysis of Elizabeth and her clone, Su, in The Substance, dissecting their Id, Ego, and Superego. 
It explores how the protagonist’s personality becomes unbalanced due to a certain substance, re-
vealing the film’s themes of the conflict among female desire, media discipline, the harm of person-
ality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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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影艺术的多元世界里，人物形象的塑造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内涵。弗洛伊德认为：“艺术

当初并非是为艺术的目的而产生的。最初，它被用来宣泄那些在今天大多已经消失了的冲动。”[1]电影

《某种物质》以独特的叙事和角色设定，展现了女性在衰老和事业危机中面临的内心冲突与挣扎。该影

片不仅荣获多项艺术奖项，更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为主角伊丽莎白和克隆体苏的

人格结构研究提供了生动案例。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强调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与

电影中人物因某种物质引发的人格失衡现象高度契合，因此成为分析该电影人物心理动机的理想框架。 

2. 电影《某种物质》简介 

《某种物质》是由法国导演科拉莉·法尔雅自编自导的恐怖片。该片于 2024 年 5 月 19 日在戛纳电

影节首映，获得第 77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奖最佳编剧奖，主演黛米·摩尔获得第 82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

奖最佳女主角。黛米·摩尔时年六十多岁，此次本色出演《某种物质》主角，不仅源于其深厚的表演功

底，更与她自身演艺生涯的经历息息相关：从青春美貌开局到中年变态整容。她将伊丽莎白的复杂情感

与内心挣扎诠释得淋漓尽致，充分彰显了其卓越的艺术价值。该片讲述了一名过气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

由于美人迟暮陷入生涯低谷，惨遭解雇，好莱坞的女性生存法则是年轻与美貌。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身

体已经成为“最美的消费品”[2]。在演艺行业，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对年轻美貌过度推崇，这种氛围强

烈激发了伊丽莎白本我中力比多驱动的欲望，她极度渴望恢复青春以重获事业成功和他人认可。她偶然

接触到神秘的“某种物质”，开始是不屑，对青春与再创事业辉煌的强烈渴望，她最终选择注射这一不

明物质，从母体中分离出年轻的苏(Sue，英文有“控诉”的含义，这或许隐喻了女性在社会规训下的自我

挣扎和对现实的控诉)。苏应聘伊丽莎白之前职位，迅速走红。苏为了私欲与伊丽莎白产生身份使用冲突，

不仅导致自身命运的悲剧，更深刻反映出女性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因人格失衡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伊

丽莎白为苏提供营养液，苏为镜头前的大众提供血浆。女性作为景观，并走上自我毁灭的电影，如早期

影片《日落大道》《欲望号街车》等等，新近影片《芭比》揭示演艺圈的丛林法则，过度身体消费。年迈

的女性如何与这个畸形世界观、与自己和解。最终伊丽莎白被杀，苏也走向毁灭。本文运用弗洛伊德人

格结构理论深入探究该影片人物，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 

3.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晚年，修订了他先前“二部人格结构”说，在无意识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部人格结

构”说，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 [3]。人格是指在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个体形成的

典型的心理品质和行为倾向的特点。 

3.1. 本我 

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最基本的部分，是人格的动力源泉，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本能欲望。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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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快乐原则，寻求即时的满足和避免痛苦，不考虑现实世界的规则或后果。本我是潜意识的，包含我

们的原始冲动和欲望，如对食物、安全和性的基本需求。本我是非理性，本我的欲望是无限的、无意识。

力比多(性力)是本我的内核。伊丽莎白分裂出更年轻美丽的自己苏时，受力比多的驱动与机车男缠绵，不

计后果地消耗伊丽莎白的身体，导致伊丽莎白一根手指不可逆转地衰老。 

3.2. 自我 

自我，是人格中与现实世界接触的部分，它负责将本我的欲望转化为现实可行的目标，并找到满足

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4], p. 179)。自我位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起着协调本我的欲望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的

作用。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意识层面的心理结构，负责规划、判断和决策，是理性和调节的代表([4], p. 
190)。比如，伊丽莎白饥饿时，会首先在冰箱里选择热量少的食物，因为她是明星需要时刻保持身材，这

一过程就是自我在协调本我欲望与现实条件。 

3.3. 超我 

超我，是人格中道德的化身，体现着社会规范和父母的期望，它试图控制本我的冲动，并引导自我

做出正确的行为。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超我分为两个子系统：良心(负责惩罚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和
自我理想(代表理想自我形象)。良心负责对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而自我理想则代表着个体追求

的理想自我形象([4], p. 183)。例如，尽管苏受药物的影响开始掉牙、指甲脱落，面目丑陋，但她的超我仍

试图促使她遵循职业道德准则，不顾后果地注射一次性药物去主持跨年晚会，以维持其公众形象和事业

成功。 

3.4. 三者关系以及作用机制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体系下，本我代表人格的生理/动物属性，自我是人格的心理属性/人性，超

我是人格的社会属性/神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系统。现实原则并不

意味着彻底放弃快乐的获取，它主张的是推迟满足的获取，放弃一部分满足的可能性，在追求快乐的道

路上暂时容忍一些不快。然而唯乐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桀骜不驯”的性冲动的工作方式([4], p. 
5)。这三个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基础。本我提供动力，自我进行调

节，超我进行监督。理想状态下，三者之间能够保持平衡，使个体能够适应社会，满足个人的需求，同时

不违背社会规范。但如果三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例如本我过于强大或者超我过于苛刻，就可能会导致

心理问题或异常行为的出现。 

4. 伊丽莎白人格结构分析 

4.1. 本我 

在影片开头，健康、富有、年过半百的伊丽莎白的行为主要由本我驱动，表现为对年轻肉体的极度

渴望和对年老肉体的排斥(这种排斥，既有源自内心深处对衰老本能的抗拒，也有在好莱坞环境长期影响

下被规训的因素)。从最原始的欲望来讲，她曾经身为好莱坞巨星，习惯了被聚光灯环绕、享受众人的掌

声欢呼声，对身体美以及个人价值认同有着极高的追求。随着容颜老去，她在电视台健美操领舞的职位

不保，她内心渴望重回荣耀时刻的欲望愈发强烈。力比多促使她渴望通过某种物质恢复青春，重新获得

关注和成功，就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她不顾“某种物质”可能存在的

风险，坚决选择注射，这正是本我在力比多的推动下，遵循快乐原则的典型表现，只追求当下欲望的满

足，完全忽视现实的约束和道德规范。例如饥饿、生气、性欲等基本欲望一样，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意

识里的冲动。同时，她对事业成功和他人认可也有着强烈的欲求，演艺事业已然成为她毕生的信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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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自身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在娱乐圈所斩获的成就以及外界所给予的肯定紧密相连。伊丽莎白较少考

虑真正的亲密关系和自我成长。她的豪宅可以俯瞰好莱坞美景，内部悬挂她的巨幅照片，这一布置将她

的自恋、孤独与富有展露无遗。 
她即将被辞退，为了测试自己是否还具有性吸引力，穿着露背装独自前往酒吧，将自己性感的一面

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这背后是她对他人赞美和关注的强烈渴望。她极度在意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尤

其是男性对她的态度,四杯喝空后，也无人搭讪她。当“某种物质”这一特殊事物出现时，于伊丽莎白而

言，它宛如一根能够满足其诸多原始欲望的救命稻草。因为借助它，似乎可以创造出一个年轻美好的全

新自我，进而有望让她重新找回往昔的辉煌时刻，再度于事业上收获成功，再次获得他人的赞赏。而恰

恰是这些聚焦在青春、事业、认可等维度的本能欲望，发挥着强大的驱动作用，致使伊丽莎白全然不顾

可能潜藏的风险，果断且绝然地选择去使用“某种物质”。从本质上来看，这一系列行为正是其本我在

起作用的体现，彰显本我那种一心追求快乐、只着眼于满足自身欲望，却对现实条件以及道德规范统统

不予考虑的典型特征，希望借此满足自己的需求，让自己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享受曾经拥有的光

环与赞美，这种对原始欲望的追求是本我遵循快乐原则的体现，推动着她开启了后续一系列故事发展的

行为。 

4.2. 自我 

自我在本我与超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同时也受到力比多的影响。起初，伊丽莎白看到“某种物质”

的黑市广告时，自我基于现实原则发挥作用，将广告扔进垃圾桶，这是对本我中力比多冲动的抑制。随

着剧情的发展，伊丽莎白在年老肉体和年轻肉体的冲突中逐渐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力比多在本我中的积

累越来越多，产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我逐渐难以抵挡。在把自我和本我分开并引入了自恋概念后，

我们必须把自我视作力比多的大本营。因此，由于认同作用而涌入自我的力比多，也可被称为“次级力

比多”。她一方面想要继续享受苏在电视台的风光，继续以某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演艺生涯，实现自己的

价值；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掩盖自己身体日益衰败的事实，避免被他人发现异样，像通过化妆、尽

量减少外出等方式来维持表面的正常生活，还要努力去协调与苏之间关于轮换的规则，确保这个看似能

维持自己荣耀的模式能够继续下去。例如，她在苏打破轮换规则时感到愤怒，但最终没有采取极端的报

复行为，这是自我在调节本我冲动和现实后果之间的平衡，试图在这种复杂且糟糕的现实环境中，找到

满足本我需求同时又能适应外界的合理方式。她的自我开始意识到，仅靠外貌无法维持事业和生活的稳

定。然而，这种现实的认识并未带来积极的改变，反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和自我厌恶。自我试图寻

找一种平衡，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因为力比多的力量不断冲击着自我的防线，使得自我在调节过程

中逐渐陷入困境。这种焦虑最终导致她通过药物滥用来麻痹自己，进一步加速了她的衰老，如同《魔戒》

中咕噜一般，头发变得稀疏，背部也开始佝偻，最终使自我调节彻底失败。 

4.3. 超我 

宗教、良心、父权、好莱坞潜规则、权威、审美和负疚感等等都是超我的代表。影片的后半部分，尽

管伊丽莎白陷入了对身体美和曾经荣耀的强烈追逐之中，但在她内心深处，超我依然在发挥着作用，留

存一定的理性判断和社会规范认知。对于伊丽莎白而言，在正常情况下，超我能够有效抑制本我中力比

多引发的过度冲动。就像最初看到“某种物质”的广告时，她内心的超我发挥作用，让她像普通人一样，

凭借理性将广告扔进垃圾桶，这是超我依据道德和社会常理做出的判断，阻止她去接触这种可能存在巨

大风险的事物。但伊丽莎白因容颜老去，失去了曾经的外貌优势，这严重影响了她在行业中的地位和机

会。这使得她内心深处对往昔辉煌和青春美貌的渴望在力比多的推动下达到顶点。在这种强烈欲望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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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超我的约束力开始逐渐被削弱。在力比多的驱使下，本我对青春和成功的欲望愈发强烈，使得‘永

葆美丽’逐渐成为她超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她在演艺事业中持续追求的目标。她渴望凭借金钱的

力量，利用“某种物质”恢复青春，重新夺回曾经的荣耀与关注，试图通过满足这些欲望来获取快乐。

超我失去了对本我和自我的指导和监督，处于失衡的状态，逐步失调。经历了利用克隆体“某种物质”

所带来的一系列变故后，她时常会陷入内心的挣扎和愧疚感之中。当她决定终止实验，要彻底结束苏这

个复制体时，内心却又于心不忍，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就是她自己，结束苏的生命似乎违背了自

己内心深处的某种道德感，伊丽莎白的超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我中力比多的过度释放。而且她在面

对苏打破轮换规则，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损害她身体的情况时，用大吃大喝来麻痹自己，这也是超我在潜

意识里对她行为的一种约束，让她在本我欲望和现实行为之间，受到道德层面的审视，不至于完全被本

我驱使而做出违背自己内心道德准则的事情。然而，她或许内心深处也会有对自己行为的愧疚和不安，

只是这种愧疚在对名利的强烈欲望面前，超我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直到最后悲剧发生，超我才以一种

惨烈的方式“获胜”，即通过死亡来结束这种违背道德伦理的存在状态。总之，超我是人类生活的高尚

行动的主体，体现的是文化的传统，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是属于“阳”的[5]。伊丽莎白的自

我受到了超我的迫害和仇恨。 
从起源来看，伊丽莎白在演艺生涯早期凭借出众的外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关注，这使得“美丽”

成为她自我认同和社会价值的关键标识。好莱坞的生存法则女性永远保持性吸引力，这样的女性才有社

会价值。在长期的演艺经历和社会反馈中，“永葆年轻美丽”逐渐内化为她超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想追求。在行为驱动方面，这一理想自我持续推动着她的行动。当面临容颜老去和事

业危机时，“永葆美丽”的超我诉求使她对能够恢复青春的“某种物质”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与冲动。她

坚信借助该物质重回年轻状态，就能重新获得曾经的演艺荣耀和他人的高度认可，这种信念促使她毅然

决然地选择注射，完全不顾及潜在的风险与道德争议，此时超我中的理想自我与本我对青春、成功的欲

望紧密结合，共同主导了她的行为。在与本我和自我的互动中，超我中的理想自我虽然缺乏坚实的道德

基础，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我和自我相互制衡。伊丽莎白最后醒悟决定终止苏，但是最后一刻她还被

自己的欲望控制，希望年轻的苏参加跨年晚会实现自己成为巨星的梦想，所以她是带着微笑被苏反杀。

苏踢死伊丽莎白展现了强烈的自我厌恶。 

4.4. 克隆体苏 

苏是从母体伊丽莎白脊柱中分裂出来，其本我展现出对诸多本能欲望的强烈追求。从她诞生起，便

凭借出众的外貌顺利当选电视台节目主角，迅速走红，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享受着年轻与美貌带来的

种种红利，被众多异性青睐，获得在电视台跨年夜担任主持的机会。苏面试成功后，撒谎说每周需要照

顾母亲，其实是与伊丽莎白交换身体。她需要依靠伊丽莎白体内抽取的体液作为稳定液来维持自己的身

体状态，且遵循每七天进行一次轮换的实验规则，靠药物控制彼此的苏醒与昏睡，昏睡期间则依靠一袋

营养剂来维持生命。然而，随着她逐渐沉迷于众星捧月的生活，开始打破规则，不断推迟轮换时间，只

为能更多地享受清醒时的光鲜生活，但这也是在权衡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让自己能持续获得快乐的一种现

实考量。伊丽莎白与苏是共生的关系，正如广告说：你们是一体(You Are One)。伊丽莎白将自我从主体

投射到镜头上的完美客体苏身上，她凝视窗外苏巨幅海报，海报是欲望力比多的具象化。苏的世界被工

作和性占据，这体现了她本我中对快感和成功的强烈追求，而自我则试图通过工作成就来满足这种欲望，

超我则在潜意识中驱使她遵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即使这意味着牺牲健康和道德，而伊丽莎白对着电视

镜头里的苏，对着食谱做饭，用“自反”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愤怒。伊丽莎白的自我不断接受超我的规训，

苏能够完成她事业的终极目标，受观众喜爱，他者的凝视成为了主人公的超我。力比多不断驱使伊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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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妥协，注射某种物质，不舍终止不断伤害自己的苏。伊丽莎白最后也舍不得杀死完美自己，而苏不计

后果踢死垂垂老矣的伊丽莎白，完成弑母。 
伊丽莎白对演艺事业的那份虔诚和专注造就了曾经的辉煌成就。她享受俯瞰洛杉矶豪华住宅，内部

悬挂自己的巨幅海报，没有亲人朋友的照片。外在空间是内心的反映，伊利莎芭的居所展现她自恋、封

闭、追求名利，以事业为绝对的重心，为了名望可以物化自己的身体，渴望关注、赞美、认可。拥有年轻

的苏努力工作，控制饮食，抑制本我欲望的驱使以及自我为了实现目标所采取的种种行为。当看到伊丽

莎白因苏过度使用母体造成她加速衰老，她会有短暂愤怒，但很快又会被对当下生活的贪恋以及对未来

发展的野心所掩盖，陷入这种超我与本我、自我之间的矛盾挣扎之中，不过总体上还是本我和自我占据

主导，超我难以真正发挥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伊丽莎白没有参加老同学的约会，自我封闭大吃大喝后，

在梦境中出现苏跳舞，臀部突变，镜头和大家的目光都看到。惊慌的苏从肚脐扯出一根鸡腿。大众媒体

对体重和容貌的规训深植在女性心中，好莱坞大众媒体下的女性自我物化。跨年晚会登台前苏掉牙，不

断分解变丑后，她急忙跑回家，再次注射一次性的“某种物质”，渴望诞生出新的完美自己。当苏变成一

个畸形怪物时，她是超我象征，根植在伊丽莎白头脑中畸形的道德法则。苏如愿参加的跨年晚会，对台

下的观众不断强调：是我(It’s Me)，但被打爆了头，苏的鲜血喷到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5. 结语 

从整体来看，电影通过伊丽莎白的人格冲突与演变，深刻地揭示了人格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

复杂关系，这种揭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身人格结构的视角，也警示了在现代社会中，过

度追求外在成功和满足本我欲望可能导致的悲剧性后果。在电影《某种物质》中，伊丽莎白的人格结构

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与制衡关系错综复杂，深刻地推动观众逐步从好莱坞制定规则中觉醒。

女性在父权的制度下，遵守身体驯化，产生自我否定、自我厌恶、自我改造，以迎合标准。类似的情况在

电影《黑天鹅》中也有体现。《黑天鹅》女主角妮娜的人格结构冲突极为显著。妮娜长期处于母亲的严格

管控与芭蕾舞艺术高雅规范的双重影响下，其超我发展得较为强大，承载着社会对芭蕾舞者的道德期望

和行为准则。然而，在追求天鹅湖主角这一艺术目标的过程中，她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本我逐渐觉醒。本

我中对自由表达、突破常规以及释放内心深处野性魅力的渴望，强烈地冲击着原有的人格平衡。电影中

妮娜在排练黑天鹅的舞蹈动作时，她本我驱使她尝试展现出更加性感、狂野的姿态，这与她长期以来所

遵循的端庄、纯洁的超我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冲突。从自我的角度来看，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都在艰难地

试图平衡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妮娜的自我在面对本我对黑天鹅角色的强烈追求和超我对传统芭蕾规

范的坚守时，陷入了极度的挣扎。她一方面要努力迎合导师和观众对白天鹅形象的期望，这是超我的外

在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在内心深处探索黑天鹅的特质，以实现艺术上的突破，这是本我的内在驱动。

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自我不断地在两种力量之间摇摆，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最终却在强大的本我冲

击下逐渐失去控制，出现了幻觉和精神上的分裂。在首演中，她为了彻底释放黑天鹅的魅力，不惜伤害

自己，最终在演出成功的同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表明当本我过度放纵且自我无法有效制衡时，个体

将陷入混乱和毁灭的边缘。《黑天鹅》和《某种物质》通过不同的故事背景和人物情节，都深刻地展示了

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复杂冲突与制衡关系对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警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高度

重视人格结构的和谐构建与平衡，避免因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悲剧。只有当

本我、自我和超我达到平衡，个体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心理健康，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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